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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我是昆仑，命你向核心阵地

冲击！”代号“天狼”的纵深攻击群群长
孙鹏刚补充完弹药，就接到团长汪保飞
下达的总攻命令。
“昆仑，335高地不易展开火力，我以小

组进攻……”孙鹏不同意发起全面冲击。
此时，离演习结束时间不足40分钟，

该团务必发起总攻。从凌晨 3时战斗打
响，全团一个主攻群、两个助攻群先后被
蓝军打掉，代号“昆仑”的红方总指挥汪保
飞只能拿纵深攻击群与蓝军殊死一搏。

军令如山。“坦克连火力准备！”孙
鹏命令隐藏在雨裂沟里的坦克群冲
击。谁知，10辆坦克一露头，蓝军的反
坦克火箭像长了眼睛直扑而来，瞬间摧
毁8辆，其余 2辆赶忙退回原地。
“哎呀！”孙鹏举起拳头砸向地面。

他清楚，失去装甲火力掩护，完全落入
蓝军打击下，等于陷入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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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深秋，上级组织对抗演练，蓝

军的核心阵地设在天山南麓的 335 高
地。这一位置居高临下，一里外蹦只兔
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新疆军区某步兵团三营长孙鹏带
领纵深攻击群向预定地域机动时，发现
蓝军 171高地与 335高地之间的防御薄
弱，突然向 335高地发起奇袭。他们像
利刃划开前沿阵地，7公里纵深推进到
距核心阵地只有五六百米。

纵深攻击群成为几支参演部队唯
一接近蓝军“心脏”的红方力量，蓝军急
忙调集火力疯狂反扑，展开强力压制。

孙鹏改变常用的步坦协同战术，实
施“群狼”突击，让战斗队形散开，三步
一匍匐、五步一滚进，使蓝军发挥不出
集中打击优势。

夺控战斗，易守难攻。孙鹏的兵力
和装备不断被导调员判决“出局”，几百
人的队伍急速战斗减员：“七连长阵亡、
2辆步战车被击毁……”

好不容易纵深攻击群冲到山脚下，
钻进蓝军眼皮底下，躲进火力打击死
角。说是一个群，其实剩余不足 20人，
骨干有 1名排长、4名班长，火力有 3名
120 反坦克火箭手和 5 名榴弹发射器
手。孙鹏本想找机会借助装甲火力掩护
发起最后攻击，谁知团长提前发起总攻。

孙鹏环顾四周，见左侧百米外有条
“川”字形雨裂沟，立即带人匍匐进去。

“营长，还冲吗？剩咱几个人干不
过人家了。”班长王玮从地上刮把干土
面，糊住左手鲜血滴答的伤口。
“冲！蓝军能打散我们的队形，可

打不垮我们。”孙鹏打红了眼，转身部署
战斗：“我带 120反坦克火箭手和一组机
枪手从左翼进攻……”
“你‘死’了，全群完蛋。”排长张磊

拦住孙鹏。
“打剩一个人也打！”孙鹏爬出雨裂

沟：“跟我爬上335高地！”

雨裂沟到 335高地五六百米远，营
长孙鹏却举步维艰。准确地说，孙鹏还
是代营长。去年初，该团接到演习任
务，三营长位置空缺。全团符合提升条
件的人选能抓一把，但团党委认为，要
按照合成营指挥标准选人。
“这个偏管理，那个不懂火控……”

团领导斟酌人选时，不约而同地想到
“圈”外的作训股长孙鹏。

近几年，该团经常组织合成战术演
练。有一次，团里组织合成营沙盘推演，
有的营长战术老套。“装步连进攻靠两条
腿穿插，步战车这个‘金箍棒’就成了烧火
棍。”时任作训参谋孙鹏看到有人把步战
车当成代步工具，忍不住提意见。“装步连
进攻，关键发挥步战车突击作用，与步坦、
步炮协同……”
“这小子有把刷子。”团长看孙鹏能

熟练配属火力，心中暗叹：“装备已鸟枪
换炮，可别身子上了车，脑子还在地下
跑！”

不久，孙鹏走马上任作训股长，他
立马调整组训模式，向教练员灌输步坦
炮协同、步战车突击等合成营作战知
识，增加陆航、特战部队、电子对抗等合
成营协同指挥科目。

这次选拔营长，孙鹏做梦都想不
到，团领导会琢磨到他头上。
“他从副营职参谋刚调任作训股

长，再代职营长恐怕不合适。”有人提不
同意见，用“年限”这道坎卡孙鹏。
“部队打仗看能力！”团党委决定任

命孙鹏代理三营营长，且担任纵深攻击
群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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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攻击群是直捣敌人“心脏”的

拳头，谁当群长极为关键。
孙鹏闯军冲阵在全师出了名。2011

年秋，红、蓝两军对抗，当时担任连长的孙
鹏带领连队穿插迂回“拔点”。那一夜，戈
壁滩电闪雷鸣。途中，步战车无法开进。
团指挥所担心孙鹏无法完成战斗行动，想
调整计划。而孙鹏认为，气候越恶劣越锻
炼战斗精神，果断立下“军令状”。
“连长，咱这是自讨苦吃啊。”冻得

直哆嗦的排长吴超埋怨孙鹏。
“零下几十度老前辈照样打仗，咱

就不能冒雨战斗？弃车前进！”孙鹏率
兵徒步冲入雨幕。

队伍踏着漆黑夜色奔袭，跌倒、爬起
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孙鹏始终冲在最
前头。迂回 30多公里，孙鹏和官兵们像
从泥浆里钻出来，冲破晨雾按时发起攻
击。

孙鹏任连长 3年，参赛 10余次军事
比武，获得31枚奖牌和 8面锦旗。

戈壁滩黎明的幕布徐徐拉开。“我
要冲击速度！”新任营长孙鹏，看到八连
官兵全副武装越野的步伐迟缓，疾声厉
色地训斥连长。

孙鹏把演习当作轮战，战前训练的强
度压到极限。他认为，合成营战斗班或分
队进攻，冲击时，单兵速度上不去，直接影

响冲击时间，关系到全局胜负。如果越野
速度上不去，战场上快速突击无“速”可言。

走上训练场，谁慢一步，孙鹏眼珠
子瞪得老大：“装步分队冲击，两条腿冲
不到步战车前面指示目标、消灭反坦克
目标，步战车就是敌人的活靶子！”

在日常训练中，孙鹏总是冲在前
面。2009 年 5 月，孙鹏参加大比武，跑
400米障碍，扑坑过猛，左膝盖撞到墙壁
上，鲜血顺着裤筒淌。他强忍着钻心般
的痛，跑完全程仅用1分 27秒。

五公里越野是装步连的“看家本领”，
孙鹏雷打不动每天带队冲锋。连队士气
如脱缰野马，用步伐证明了军人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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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千锤百炼不足以形容孙鹏的经历。
2007 年 12 月，毕业不久的排长孙

鹏走进“红四连”连史馆参观见学，该连
连长陈传龙解说。

孙鹏问带队的老班长：“咱连为啥
没这么多英雄？”
“红四连是红军出身，咱连是土八

路出身。”
参观时，孙鹏有意挤到陈传龙跟

前：“连长，四连缺排长吗？”
陈传龙诡秘地问：“你会啥？”
“打球。”
“打球管什么用，我要打仗的！”
孙鹏热脸贴个冷屁股。不久，团里

组织篮球联赛。恰巧，孙鹏所在连与
“红四连”对决，孙鹏一看陈传龙带队，
心里暗说：“别小瞧人。”

一开场，陈传龙看孙鹏不时投 3分
球，看着眼熟，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陈传龙军体五项全能，有意拦截孙鹏，
可孙鹏丝毫不让，半场下来摔了他三
四次。

散场时，陈传龙拦住孙鹏：“你叫
啥？想去四连不？”
“我是打球的，打不了仗。”孙鹏故

意说。孙鹏这话不说罢了，一说倒提醒
了陈传龙。他想起连史馆那一幕，乐
了，对着孙鹏两拳头：“臭小子！”

第二天，连长把孙鹏叫到面前，不
情愿地说：“四连选排长，陈连长看中你
了……”当天，孙鹏就打背包去了四连。
“进了四连，叫你瞅瞅啥叫爷们！”

早上跑五公里，陈传龙带着孙鹏，孙鹏
跟不上连长的步伐。
“19分零 5秒？我手下烧火的都跑

17分，你当炊事兵都不够格。”陈传龙告
诉孙鹏：“一个月撵不上队伍哪来的回哪
儿去。”

孙鹏心想：“别小瞧人。”他暗暗跟
自己较劲，每天往小腿上绑两个五斤重
的沙袋。有时，别人跑 5公里，他跑 8公
里。练了半个月，身体进入“撞墙期”，
双脚像灌满铅水般迈不开步，甚至想一
头扎地上摔伤自己找理由休息两天，可
又一想连长说的话，咬紧牙关向前冲。

孙鹏不知脱了几层皮，最终化蛹成
蝶。2008年 9月，他参加全团大比武，夺
得5个科目第一名，成为“金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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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鹏的“金牌”荣誉之花始终挂在

胸前。
2010 年，他走马上任当连长，失眠

了。摩步改装步，字眼上一字之差，实际
却是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转变的差别。

年底，孙鹏休假陪未婚妻到北京购买
结婚用品。他把未婚妻丢在商场，自己跑
到国防大学旁边的书店选购相关书籍。
他托人介绍上门拜访院校专家，当面请教
如何呼唤炮火支援和空中打击……
“你想结婚，还是想训练？”未婚妻

看孙鹏对结婚心不在焉，委屈地哭诉。
孙鹏满脑子琢磨合成营作战方略，根本
装不进其他的，结婚第 4天提前归队，惹
得妻子和他冷战半个多月。

不理解的何止是妻子，连队干部也
“怨声载道”。

“整日在操场上消磨时光，没啥意
思。”有名干部向孙鹏袒露了转业的念头。
“合成营作战是世界军事发展趋

势，咱不赶潮头，四连将来还能当先锋
吗？”孙鹏安慰这名干部：“咱过不了合
成营指挥关，就走不进未来战场。”

2012年 7月，孙鹏训练时左膝盖受
伤。医生给他打石膏让卧床休养 30天。
第 21天，他不顾医生劝阻提前出院：“我
天生是个训练的命，呆病房里憋得慌。”

孙鹏追逐战场上的风起云涌，早已
下好合成营作战“先手棋”，担任纵深攻
击群群长轻车熟路。

孙鹏带领 6名战士沿雨裂沟向“蓝”
军火力点爬过去：“步枪手指示装甲目标，
120反坦克火箭手在后伺机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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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家伙真能打，以往这个点我们

早回去啃鸡腿了。”孙鹏从断崖下隐约听到
上方有蓝军说话，指示步枪手包抄过去。

孙鹏悄然爬出雨裂沟观察，见 10多
米外隐藏着一辆蓝军坦克，立即示意
120反坦克火箭手冲上去。
“砰砰……”子弹和反坦克火箭弹

扑向蓝军目标，两名蓝军步枪手被“击
毙”，火力点被摧毁。与此同时，50米外
负责火力支援的两辆坦克看到红军突
然出现在眼前，慌忙调头向后撤离。
“各小组采取正面吸引、侧面歼灭、

外围包抄战术……”孙鹏突破 335高地
防御，迅速指挥其他小组全面进攻，蓝
军两个班防守兵力亡的亡、退的退。

孙鹏打乱蓝军的阵地部署，蓝军立即
收拢兵力和调整火力，准备展开反冲击。

蓝军惊慌之际，红军兵种部队抓住
战机，剩余力量向 335高地合围，特战旅
空降一个班，装甲连冲上来 3辆坦克，迫
击炮班运送2门速射迫击炮……

孙鹏判断，蓝军趁他立足未稳会发
起反冲击，立即部署火力。

此时，红、蓝两军把所有火力投向335
高地，也把目光投向合成营营长孙鹏。

正午，戈壁滩蒸腾如火，一场血战
即将上演……

绝地突击
■霍 侯 李可学

30 年前，夏天，一列绿皮火车哐当
哐当地从省城驶向虎山脚下，带来了 10
个年轻的女护士。我们从喧闹中下车，
还未看清这个由郭沫若提名的小站，就
被卡车拉到了山坡上。

山坡上，有一座军队医院，背靠大山
俯视山脚，东面是一片田地，西面是一片
山丘。大家在院部听完院史介绍，就被
各自的护士长接到科室。我被分到传染
科，这是一个三层楼的独立院子，种了很
多花，其时花开得正艳。

传染科病人很多，我们要记住每个
病人的病情，针对性地进行护理。意气
风发的我，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我的护
士生涯——

12床是肝硬化晚期病人，腹水很严
重。也许是疾病所致，抑或性格使然，他
脾气很大。对于肝腹水的人来说，吃饭
是件很痛苦的事，他爱人也知道，常常暗
自流泪。我心里很难受，却无能为力。

有一天，我值晚班。夏天的夜来得
晚，三三两两的病人在浓郁花香中纳凉、
聊天。我在治疗室正查对药品，12床的爱
人急急火火地闯进来，说丈夫去了楼顶，
谁劝也不下来。我急忙来到院内，看到他
正在楼顶信步，神态平静，眼神茫然……

我知道，这是肝性脑病引起的行为
异常。我疾步跑上楼，亲切地喊 12床的
名字。他看了看我，安静地被我搀下楼
来。那时，大家都很奇怪，12床咋这么
听我的话？我心里清楚，虽然疾病使他
意识不清，但他的潜意识里有对“白大
褂”的信赖，有对生的渴求。

这天，39 床住进了新病人，是个英
俊的海军军官。只是由于“海军”患了肝
炎，脸色有些灰暗。刚入院的几天，他多
数时间在看书、卧床，不喜欢与人交流，
但这丝毫抵挡不住护士们的热情，都争
相去看他那洁白的军装。生活在内陆的
我们，都有着大海情结，他的军装好像让
我们离大海更近了一步。

护士长也常去见“海军”，时间或长
或短，并鼓励我们抽空多去看望。我们
渐渐发现，他比以前开朗了，会主动说海
边趣事，说他的作品。“是个大作家呀！”
我们更崇拜“海军”了，之前以为他经常
写字是给家人写信，原来是写文章呢。

那个年代，“作家”就像现在孩子们
心中的明星，女护士们都是追星“粉
丝”。自诩为“文学爱好者”的我们，时常
把自己的“大作”拿去给他看，有些也许
让他哭笑不得，但他总是耐心地润色，颇
像一位语文老师。
“海军”终于要出院了，那天他和我

们每个人握手告别。几天后，科里收到
了“海军”寄来的感谢信，主要是感谢护
士长帮他驱除了心里的阴霾，重拾生活
信心。

读着感谢信，我心起波澜：肝炎病毒
不能从体内彻底清除，无疑给人的精神
和生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尤其对于一

个献身国防的年轻军官来说，内心的波
动犹如暴风雨中的大海，惊涛骇浪般拍
向他。我只关注了药物治疗，而此时病
人最需要的是心理安慰与疏导，我为我
知识的欠缺而愧疚。

我悄悄望向护士长，这位长我几岁
的南方姑娘让我肃然起敬。她快言快
语，做事雷厉风行却心细如发。这一刻，
我理解了护士长纵容我们去“海军”那儿
“打扰”，是想让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也借
此分散一下他的抑郁情绪。

燥热的夏天走远，天渐渐凉了。月季
在风中立着，颜色暗淡了，花瓣有点儿蔫，
就像无助的老者默然等待最后的时日。

23 床是个肝癌病人，个子矮小枯
瘦，面色暗黄，他的爱人则身材结实，皮
肤白皙。护士长告诉我，23 床是位老
师，他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现在到了
肝癌晚期，恐怕时日不多。唉，多好的一
个人呐！每次去查房治疗，他都极其配
合，整个过程努力地微笑，治疗完成后，
一定艰难地说声“谢谢”。

肝癌晚期的病人，病痛钻心的疼，但
是 23床总是极力忍耐，尤其是夜间，他
怕给我们添麻烦，从不要求注射止疼
剂。他爱人从丈夫急促的呼吸声中感受
到了痛苦，时常瞒着他来求我们注射止
疼剂。最终，他还是在夜间走了，除了他
爱人，没有任何家人看到他最后的痛苦
和对人世间的不舍。

我和值班医生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做了最后的护理。我认为，好人就应该受
到善待，愿他干干净净、有尊严地一路走
好。他爱人默默流着泪，任由我们处理一
切，在最后离开太平间时放声恸哭。

小院的花儿谢了又开，开了又谢。
每当病人欢喜地出院时，我都会送上祝
福。虽然痊愈是整个科室的努力，我还
是会为我的付出而暗自欣慰。

30 年过去了，小院已物是人非，可
我的梦中经常会出现那个开满鲜花的
小院，花香依旧……

花
香
依
旧

■
杨
筱
筠

休假回家时，一次无意中打开父亲
的衣柜，被眼前的一幕打动了。一摞摞
旧军装叠放得整整齐齐，装满了大半个
柜子。从我入伍算起，父亲已经替我收
藏了十几套军装。抚摸着旧军装，父亲
回忆着我当兵以来的一件件往事：“这些
旧军装中珍藏着你在部队奋斗的身影，
也珍藏着我自己曾经的青春梦想。”

父亲年轻时，在老家瑞金“中华苏
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乡当
过民兵。在全乡 300 多名民兵中，父
亲的军事技能排在前面，曾在考核中
揽获“五项全优”，被树为全乡标兵。
在那个年代，父亲最大的理想就是成
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两次报名应
征，两次留下遗憾。第一次，部队接兵
人员对父亲很满意，但因为名额有限，
父亲主动让位给条件同样出色的二
伯。第二年，征兵体检前，父亲在山区
修路时脚后跟不小心受伤，落下后遗
症，体检未能达标，再次与参军梦想失
之交臂。

父亲把自己的军旅梦延续到了我身
上。我高中毕业入伍时，父亲别提有多

高兴了。开车送我去区武装部报到的路
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穿上这身军
装，肩上扛着肩章，同时就扛起了一份责
任。一定要树立报国之志，练好本领，当
个好兵。”入伍后，我来到某边防团服役，
父亲的话一直激励着我执著前进。

凭借苦干实干，我后来顺利考上了
军校。那年放寒假前，父亲特意打来电
话，嘱咐我把军装带齐全了，他要好好看
看我穿上军装的模样。在家里，我轮流
把几套军装穿了个遍。看着英姿勃发的
儿子，父亲的眼眶竟然泛红了。那一刻，
父亲或许是想起了他的青春与梦想。他
动情地对我说：“我对军营有独特的情
结，你帮我圆了军旅梦，这是对我最好的
安慰。你现在是一名准军官了，一定要
珍惜军校时光，多学知识，把基础打牢。”
那一刻，父亲的目光格外炽热。

戎装在身，使命在肩，一套军装不
仅寄托着两代人对军队的向往，更是
一种责任和使命的传承。未来，我知
道不管自己戍守在哪里，陪伴我的不
只是这一身戎装，还有父亲那一束热
切的目光。

父亲的珍藏
■胡洲源

“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当那
一天真的来临……”羊肠山道上，嘹亮
的军歌响彻巍巍太行。

80公里，近十万步，踏着革命前辈
长征的足迹，我们用坚定的足迹续写
着流淌在血脉间的红色传承。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

忘不了入伍宣誓时紧握的拳头，坚定
着青春的信仰；忘不了训练场上汗水
浸润的红土，承载着铿锵的步伐；忘
不了一个个坚定的军礼，等待着祖国
的召唤。

沿着新的长征路一路前行，我们
走近不顾生死挺进灾区一线的“最美
逆行者”，走近在刀尖上跳舞的英雄舰

载机飞行员，走近远赴海外执行任务
的维和官兵……拳拳之心铭记信仰，
铮铮铁骨书写荣光，我们传承着历史
的基因，续写强军的约定。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

会忘记我。”伴着歌声，我们坚定向前，
征途漫长，青春作伴。我们将以青春
之热血磨砺打赢之刀锋，让强军之路
上凯歌高扬。

征程如歌
■董博豪

左脚向前大半步

身体自然侧转

胸膛与枪

形成锐角

像初为人父的激动

动作有些夸张

拉枪机向后的瞬间

想象着子弹上膛

伴随心跳的节奏

沉醉于放慢呼吸

构思三点一线的流畅

造就击发的精准

即便没有硝烟的渲染

验枪的意境

也如此阳刚

枪身上的烤蓝

已有些许沧桑

正如同身上的迷彩

即使褪色泛黄

也占绝生命的色彩

在所有的季节

挺立生长

一直 不喜欢空洞的表白

枪的沉默

才是

枪的真正的荣光

验 枪
■白 尔

从没想过

未来的路和重逢时刻

分别已迫在眉睫

我们一起从花开走到叶落

军旅长河

流淌的热血奔腾似火

百川汇海

改革春潮正波澜壮阔

千帆竞发气势磅礴

不畏艰难险阻

直面人生抉择

听令而行

无论冲锋还是转身

你和我，注定要再次跋涉

摸爬滚打，铸就铁骨铮铮

多情岁月，染得两鬓苍苍

军歌嘹亮，放飞青春梦想

甘苦与共，走过无悔军旅

莫让泪水浇灭了雄心

莫畏前路坎坷与泥泞

整装出发、勇往前行

吼一首壮行的歌

兵心永恒

坚定的信念永矗心中

壮 行
■龚 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